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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军庆：《家谱学》
历史中的真实与虚构

曹军庆的《家谱学》（《江南》2013年2期）通
过讲述屈小平修家谱的过程，虚构了三个空间：
一是现实空间。贺船帆被聘来承担重修屈氏家
谱的重任，屈小平惟一的要求是将自己作为屈
原后人入谱，而坚持真实原则的贺船帆却决心
进行仔细的调查。二是贺船帆的《梁山伯与祝英
台新传》中的空间。几十年前，邬向东因祈雨活
动被公安局抓起来，平反之后爱上了患有严重
肾病的14岁学生小芹。小芹去世之后，邬向东
坚持几十年为小芹守墓。这个贺船帆认为无比
真实的爱情故事却在修家谱的过程中被发现是
漏洞百出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屈氏家族真实的
来历。屈家祖先姓彭，收养彭氏的屈氏本姓褚，
因教书先生的口音不准误写为了屈。几代屈家
人都试图掩盖事实、虚构真实。

小说中的三个层面相互解释、相互反驳、相
互补充，意味深长地揭示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
界限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你坚信的，不一定如你
所信，你虚构想象的，也不一定虚假。（李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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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沧桑
——读苏沧桑《所有的安如磐石》 □李晓虹

■看小说

卑微的情感和命运构成的时代坐标
□廖令鹏

■评 论

厚圃：本名陈宇，生于1971年，现居深圳。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学奖长
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及“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称号。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结发》《清水谣》、中短篇
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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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17）

梅维丝·加伦特说过，“我仍然不知道，究竟
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放着安稳的
日子不过，非要穷尽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
我却明白，文学于我，犹如老家的潮剧对于旧时
的乡人，能让平庸甚至艰辛的人们看到另外的
人生，唤起蛰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情感和想
象。我更知道，我的写作肇始于有“话”要说，并
在这种叙述中找到自己人生更为深沉的体
验——写作不但让一个人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
念里，用自己的眼睛去洞察他人的命运，并和各
色人等一路行来，探索各自命运的不确定性。我
最迫切想知道的，也正是未曾尝试过的命运中
的各种“可能”。这种“可能”与“不可能”引领着
我往社会人生的更深层去剖析，让我的思考与
人生变得立体起来。这样的写作让我和读者都
获得了对生命的崭新认识，虽然这种认识是有
限的，有时甚至是歧义的。

毫无疑问，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生
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百态本身就足以令一个作家
穷尽一生了，而我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撷取其
中的一些旁枝末节。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建筑师，将现实的诸多材料组合运用，赋予它以
新的生命和寓意，构筑起各式民居，风情街巷，
让更多的人进来观光逗留，或者长久居住。

我的童年是在潮汕平原的一座古镇度过
的，由于地处城乡交界，我既可以与乡村的孩子
一样融入原野，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小市民的生活气息。对于故
乡，她就像门前的樟树林，特有的气味缠绕着我的童年少年，并一
直绵延至我的青年时代以至于今天，给了我认识现实世界的独特
经验和解决生存的特殊智慧。对于每一位作家，故乡似乎是一种与
生俱来的资源，不但可以回顾，还可以远眺，这是一种独特的养分，
一直滋养浸润到骨子里，绵绵不绝。譬如乡人的淳朴善良，可以使
你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和自恋情节中脱离出来，去关心和理解别人，
譬如大自然，可以开启你的心智，使你与大地贴得更近，更紧。说穿
了，童年的记忆是一座巨大、敞开的粮仓，我能够源源不断地从里
面搬运出所需要的经验，加进思考与想像，当然还有语言，装进了
一个叫做“文学”的容器里，期待着它发酵，酿出好的酒来。

无论是童年还是长大之后，我的周围多是些命如草芥的小人
物，表面上看时代的强音在他们的层面上被简化，毫无回响，他们
似乎成天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所缠绕，对生活的束手无策和仓促应
对成为了生命的常态，但是永不磨灭的人性本身的对生的渴望，又
使他们的生命充满了特有的张力，而超越时代意义的对命运的抗
争，更构成了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它是民间的，是底层的，是微不
足道的，但同时也是神圣的，有了它生命才得以展现勃勃生机，这
也是我创作时所真正在乎的东西。

犹太人的重要典籍《塔木德》中有言：“人的眼睛是由黑、白两
部分所组成的，可是神为什么要让人只能通过黑的部分去看东
西？”“因为人生必须透过黑暗，才能看到光明。”我小说里的人物，
无不艰难地跋涉在生活那条长长的隧道里，有的最终走到尽头光
亮乍现，有的却永远被黑暗所屏蔽而无从追寻。我有个小说，题目
叫《闭上眼睛你能看见什么》，它虽源于孩童的“脑筋急转弯”，我却
能理解到它里面更深一层的含意。我一直以为，在我们睁开眼睛
时，现实的影像如梦幻如泡影，纷至沓来泥沙俱下，而只要闭上眼
睛平伏心绪，大多数的影像就会如露如电般地消失，而最终能留下
的才是真正触及灵魂的东西。同样道理，好的文学作品虽从纷繁的
现实中来，最终却必须超越现实的框架，超越时间和地理的界限，
在精神层面上反映人类最终极的思想和最普遍的情感，也只有这
样的作品，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真正沉淀下来。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为“文学人物画廊”即将关闭而忧心的文
章，在佩服作者的责任感之余，窃以为尽管金钱腐蚀了文学的灵魂
和原创力，文学的生长空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挤压，但仍有诸多同好
对塑造各式鲜活的文学形象孜孜以求，我也是其中坚定的一员。孙
过庭在《书谱》结语中提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意思是，一个人
必须倾注毕生精力，到最后才能获得对书法的深刻理解和真正的
把握，我以为文学也如此，一个人只有将创作与现实生活、与自己
的整个生命紧紧拥抱在一起，作品与生命才能一同走向成熟，为这
个代代相传的文学画廊增添更多气血丰沛、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在浩浩荡荡的深圳写作大军中，我认识了厚圃，见证了
他从乡土小说扩展到城市文学的创作过程。厚圃出身于潮
汕平原一个书香家庭，早年负笈北方，学习设计，深受艺术
熏陶。他人如其名，朴实厚道、沉静乐观，视写作为人生修
炼。2006年，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开始在《深圳晚报》连载，
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逐步走向成熟。可以说，他早期的小说
作品多是从童年经验和乡土情怀出发，洋溢着浓郁的岭南
文化和潮汕平原的乡野风情，在文坛独树一帜。

包容：一种态度

有人曾问马克斯·韦伯，他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他大
发雷霆：“我又不是驴子，哪有什么固定的创作领域。”厚圃
也无数次回答过近似的提问：“我是文化上的杂食主义者，
传统文化也好，西方艺术也罢，当然除了绘画，也还包括了
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摄影、收藏等等，都拿过来为自己所
用，熔一炉而冶。”我稍作梳理，以为厚圃的创作应算得上是
一种“包容性创作”。当今许多作家已不再满足于某一文体
的创作，跨文体、跨领域、一专多能成为他们的追求，多元化
倾向十分明显。厚圃写小说，作散文，攻绘事，舞瀚墨，玩收
藏，报纸开专栏，写杂文时评，丰富的文本融通与共，相得益
彰。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背景，又给他的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理念、人文精神和文化特质，加之移民
城市本身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决定了他城市文学的创
作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较高的自由度和极强的包容性。正
因如此，他的小说题材广泛，涉及离婚、代孕、包养、婚外情、
剩女、追债、失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或“城市问题”，其
中有的为别的作家所遗漏所忽视，有的甚至是他们创作中
的“雷池”。厚圃的这些作品多以深圳作为背景，融入了南国
风情、传统文化、西方时尚理念等诸多元素，通过人生的悲
欢离合展示了个体生命的灵与肉、爱情与欲望、伦理与意志
的矛盾与困惑，挖掘深藏于城市背后的个体欲望和群体精
神危机，或撕下了人类虚伪和愚昧的嘴脸，或焕发出人性永
恒的辉光，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和饱满的思想力度。

小说《契阔》讲述一对年轻夫妻的故事，由于妻子遭遇
一场车祸几成植物人，丈夫在灵与肉的两难决择中无法自
拔。他在不知不觉中，“灵魂也已跨越了某种模糊的边界”，
感情在两个女人之间移来移去，摇摆不定。海誓山盟、生死
不离的传统道德观逐渐被饥渴而颓废的肉体所战胜，最终
成为婚姻和情感的叛徒。而妻子的自杀却给他的灵魂钉上
更加沉重的枷锁。关于灵与肉、轻与重的道德伦理，没有比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透彻的了，但《契
阔》却以中国文化做底，着重于书写情与义的剥离之痛，如
此撼人之作，在当前城市文学中的确难得一见。厚圃植根于
传统文化深处，将枝桠伸向现代城市文明，为当代中国的城
市伦理提供了如此鲜活独特的文本。

冯骥才在小说《刷子李》中说道：“手艺人靠的是手，手
上就必得有绝活。”几乎每一个小说好手都有自己的独特的
本领，因此才能撑起门面打开一片天地。厚圃塑造过许多人
物形象，却无一重复。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件
中，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姿态活着，因此也形成了各自鲜
明独特的性格。倍受灵与肉煎熬的杜亮，逆来顺受的王秀
丽，为青春的冲动和无知付出代价的孙婷婷，替人收债、因
爱而卷入灾难的老寸，在橱窗前寻求温暖的小武、最终将自
己当牲礼一样摆上爱情祭坛的马大力……他们一个个面目

模糊地走来，经厚圃的妙手点睛之后获得了魂魄，活生生地
降临在这座都市里。他们是你的左邻右舍，是你的兄弟姐
妹，是你的前生今世。

宽容：一种情怀

宽容是厚圃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特点，这一点主要表现
在厚圃的叙事伦理上，他总抱着谨慎、严肃的态度，有意避
开宏大叙事中那种以点带面、先入为主的模糊人物处理，取
而代之的是“去英雄化”的社会与人物价值的度量。他致力
于书写“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语），即一个隐匿着的城
市。“宏观的城市”或“被批判的城市”用不着作家们去描写，
每天都可以见到媒体大量贬恶扬善的报道。我们所要发现
的是“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它蛰伏于错综复杂的生
活当中，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把个体与城
市、不幸与欢乐连接起来。文学所要寻找的，或许就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事物，被我们的理智、情感、目光
所照亮的角落，还有潜藏在里面的那些闪着微光的东西。

厚圃小说中的人物出身卑微，生存成为第一要义，他们
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这台强大而冰冷的机器里，奋力的挣
扎只是为了不愿成为流水线上那些面孔相同、整齐划一的

“产品”，于是坎坷曲折、灰暗朦胧的日子便不可避免地在他
们的脚底下无限伸延。在包容的前提下，宽容不失为一种道
义的情怀，厚圃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放弃一切成见，让作品中
的人物做回“自己”，在社会里扮演属于他（她）的角色，在都
市中确立自己的表情与位置。他以平视的角度，拨开生活纷
繁莫测的迷雾，捕捉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真实情感，孜孜不倦
地以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的坐标。

特别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人与人之间既独立又相
互联系，既警觉又相互依赖，他们为梦想而来，往往却在奋
斗中迷失方向，忘却了此行的目的。在厚圃的小说中，男女
主角大多带着不确定的命运，仓促狼狈或一身光鲜地被推
向舞台的中央，最终却不知如何收场。《喜酒》中的剩女苏
纨，在爱与不爱、选择与被选择中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最后
作者将他的观察和同情放大到城市人的普遍性上，“要是在
岁末，你恰好经过深南大道，也许你会看到一个纤细的女子
目送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泪流满面。请不要惊讶，她也许就
是苏纨或者像苏纨一样的女子。”

《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的主人公老寸一心发展他的追
债事业，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最终却一败涂地。小说中有个
情节令人难忘：清晨女房东敲门催租，老寸说待下个月一起
给她，股票还没卖掉，然后他“心里空得像条被掏掉了五脏
六腑的死鱼”，为了给自己打气，他不停给自己耳光，一遍遍
地打气：“你不是死鱼”——将城市打拼者承受重压后所产
生的生存欲望的强烈反弹，表达得既真实又富于象征意味。

在厚圃的文字里，无时不传递着一种俗世的温暖，它如
一壶烫好的老酒，渗透进我们的脉管里，让热血奔腾于周
身。他以包容、谦和的心态，感性的笔调展开叙事，对这些挣
扎在生活底层的人物寄予脉脉温情。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
重，对生活夯实而丰厚的膜拜，还有对社会现实和生活现场
的深切反思。我一直以为，具有反省能力的作家才能不断刷
新目光，攀登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厚圃的创作之所以独特
于当下，不仅在于他塑造出了真实而又典型的人物，给读者
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和耐人寻味的细节，还在于他通过
文学创作，彰显出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和悲悯的人文情怀。

即使在那些充满反讽精神和批判力量的作品中，我们依然
能够看见他那充满善意、谦恭和温情的目光。

当然，宽容并不意味着懦弱和妥协，相反它是更为宏大
深刻的批判，它需要具有一种面对黑暗邪恶追根溯源的勇
气，也同样需要作者拥有一种内省的勇气，以达到替无辜个
体执言、还其清白的目的。小说《王秀丽，你别哭》，取材于借
腹生子这一社会现象，其中包含了诸多无奈与辛酸。为挽救
亲人，王秀丽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替人代孕；为了让亲人放
心，王秀丽编织善意的谎言。不难看出，王秀丽是一个善良
的弱者。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引发一个弱女子为之献身
的，不过是一场医疗事故，结局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莫泊桑
小说《项链》，当福雷斯蒂埃太太向罗瓦赛尔太太道明那串
项链是假的，如兜头一盆冷水，让人冰凉透底。中篇新作《闭
上眼睛你能看见什么》，更是超越习常狭隘的视角和道德标
准，以爽利简洁的语言单刀直入，血淋淋地解剖当今中国贫
富阶层对立的社会现实，如一道闪电掀开人性丑陋而又无
奈的暗角，将不可告人的秘密摊晒于强光底下，揭示了国人
心灵急遽衰老和欲望膨胀裂变，正缘于内在信念的全面崩
溃，读来让人惊心锥心，虽掩卷多日，那个憨厚得近乎冒傻
气的马大力仍以其独特的个性、鲜明的轮廓、真实的温度而
活在我记忆的深处。

从容：一种风格

厚圃包容的气度和宽容的情怀，铸就了他从容的写作
风格，这3个方面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有些人以为，城市文
学就是褪去乡音的城市新语言，是灯红酒绿的迷醉夜晚，是
酒吧、舞厅、MALL、豪车别墅、网络、一夜情的奢侈生活，是
金钱至上、人情冷漠、唯利是图的心理，因而，投射到文学创
作中，自然是彷徨、急促、浮躁的。事实上，城市只是一层外
壳，文学作品最终要归结于具体的人和事，以及他们内在之
间的关系，离开这些，不可能妄谈什么城市文学的“经典之
作”。千人一面的叙述模式、老套的语言和扁平的人物形象，
就已经让阅读者失去了看下去的兴趣和耐性。同样是城市
写作，我很佩服张爱玲的文字，她的从容、细腻，并由此溢出
的独特气息都令人痴迷。厚圃的语言生动、富于张力自不必
说，其小说味也别具一格，我愿意把它称之为“烟火气”（借
用他的同名中篇小说），一种出自于深圳这座南国都市的热
烈气息。厚圃表述的从容，与他心目中的深圳存在着必然的
关联，那是一座生活着并将继续生活的城市，一座离得很近
却感觉很远的城市，一座披着华丽宏大外衣却包藏着琐碎
微妙的人情世故的城市，一座日夜上演精彩好戏却说不准
哪天自己也成为主角的城市。厚圃没有一味悲悼昔日的文
化传统，也没有把农村城市化视为洪水猛兽，没有加入高声
赞美的行列，也没有以救世主的姿态贩卖廉价的悲悯，他冷
静，笃定，自尊，既投身于深刻的都市生活体验，触摸城市的
筋骨与脉络，又能够摆脱世故、尖刻、怀疑、自恋的纠缠，从
容开辟出独立自由的创作之路。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认为，多元化的城市散发着某种
有利于写作的思想物质，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
作品都同城市生活相联系。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一个知识
涌动、活力澎湃、朝气蓬勃的城市，给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
课题，也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独特的视角。包容，宽容和
从容，为厚圃专注于城市文学的创作打通了筋脉，拓展了无
限的空间和可能，正因如此，我们对他有了更高的期许！

第一次看到“苏沧桑”的名字，感觉是一位
饱经风霜的长者。沧海桑田，让人自然联想到
天地的悠远和世事的变迁，读她的作品，却是超
凡脱俗的静、美，让人醉心。原来，这是一个生
在江南、长在福地的女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
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她的世界里，可有沧桑？

如果一个作家只是把眼光囿于狭小的个人
天地，文字止于对自己小日子的叙述和自我欣
赏，他的写作往往会成为一种无病呻吟，很难有
大的发展空间。苏沧桑的散文并未避开那些身
边的小景、小情、小事物，但是，她并非止于对生
活本身的描述，更多的是精神延伸，她时时感受
到生活表象之下的欢乐与痛苦，感受大地的疼
痛、山河的悲情。她说：“夜深人静时，我清晰地
看到自己以及和我一样匍匐在大地上的动物们、
植物们、人们的生态堪忧——离最初的朴实、纯
真、安宁、诗意，越来越远；离一种安如磐石的幸
福感，越来越远。”（《所有的安如磐石·后记》）

她笔下所有的小事物都承载了超出对象本
身的深广内容。当她凝望浴室玻璃门上的小水
珠时，想到这些从不被关注、自生自灭的微小存
在时，联想到它们都无法逃脱“变色变味变质，
最后到不知何处的肮脏去处”的结局，虽然它们
的存在看似毫无意义，却使一颗陷落红尘的心
顿然了悟。“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淡泊地过一辈

子？”（《水凝香》）她写风信子，一旦得到水的供
养，就会信守诺言，执著绽开。它像除了人之外
的大地上的一切，固执、守信，绝不背弃自然法
则。“本来，人也是守诺的。后来人觉得自己聪
明，忘记了敬畏，越来越胆大妄为、自由放肆，不
仅可以吃遍大地上所有的植物、动物，还可以食
言……”（《风信子》）

这样的描写远远超出个人感觉，有更深广
的意义。一方面，它警示我们：人类在自然界的
地位，不是一个征服者的角色，而是作为自然界
共同体中一个公民的角色。人要把良心和义务
扩大到关心和保护自然界；另一方面，也使我们
看到，任何事物之间都能够建立一种联系，找到
相通之处。这样，各种自然对象与人类情感就
有了沟通的桥梁，通往更大的天地。

苏沧桑的文字柔软却有锋芒、有力量。她不
停留于事物本身，而是用内心去接近事物背后那
个神奇而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时很大、有时
很小，但都有一种精神内核：或许是对美好情感

的抒发，或许是对丑恶现象的不满，或许是对无
力改变现实的深深忧虑……掩卷深思，我们可以
透过那些清丽的文字，感受其背后的精神重量。

苏沧桑去了一些地方，也写了一些游记散
文，但却和时下泛滥的笔会体散文截然不同。
她去莲岛，感受澄明安静与香气；她在方岩顿
悟，只有心无尘埃的人才能真正进入天门；她在
千岛湖体验水上人家的生活，看到世外桃源般
的日子里，却有无数难以预料的沉重和艰辛。

《所有的安如磐石》是苏沧桑去到磐安后写
就的作品，她从千年的茶中感受穿越历史的清
香和真实自然的风雅，透过千年的银杏树看到
与时间同在的王者气势。还有那些靠辛勤劳作
换来的食物、那镇镇村村飘着的药香、那些没有
被欲望搅扰的安逸平凡的村民……所有的一切
共同指向一种我们久违了的、安如磐石的生
活。作品的结语更是让人心头一震：“时代与时
代相连，历史与历史轮回，仿佛是个圆，你看似
走得很慢，其实，也许你正走在最前面。”

《淡竹》处处写竹，却让人时时反观人类社
会，产生极大张力。淡竹具有竹的品格：直且
空。虽然也需要水分，需要阳光，但他不妥协，
不弯腰，“他的节生来就是直的，他不能弯腰。
他的心生来就是空的，他不愿费尽心机。真是
空的吗？不。那一节节空里，早已成就一个美
妙的小宇宙”，“那一节节空里，是永远的满盈。”
淡竹具有其他竹不具备的特质：从外表到骨子
里的淡。可以入世，最大程度地实现其使用价
值，也可以出世，是萧与笛的前世，不死的天籁
之音往还于天地之间……他是李白、是陶渊明，
是郑板桥，是文天祥，是苏轼……《淡竹》的寓意
远远大于文字，突破了时空限制，既贴切自然，
又发自内心，进而走向深远的历史。

苏沧桑谈到自己的写作状态时说：“保留一
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一个永不被红尘沾染的角
落。”“看书，写作，或者冥想，我便成了另一个自
己，一个真正的自己。”“那一刻，我可以自由地
往来于远古和未来，可以任爱恨悲欢汹涌而
来，可以关注人类命运，也可以只倾情于一片
落叶，一只蚂蚁。”（《天堂》） 正是由于所有
的写作都是源自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都
是“依从心灵的声音”，苏沧桑的写作才有了超
越具象、跨越时空的穿透力，有了与生俱来的沧
桑和力量。

本报讯 山城重庆多山川林莽，多
少年来，无数普通劳动者为当地林业的
改革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发
生了多少曲折辛酸的故事，又有多少人
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由刘运勇创作的长
篇小说《山民》便以独特的笔触关注这一
题材，抒写了武陵山区林业的改革发展
之路。《山民》共4卷100万字，小说以武
陵山区林业战线改革发展为线索，叙述
了黄荆村在林业改革中，主人公承包荒
山、植树造林的艰难，捐献山林的挣扎、
成名后种种矛盾冲突和创办企业的曲折
过程，深刻反映了武陵山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有评论家指出，作家为了写好这
部作品多次深入山区林区，积累了大量
第一手素材，生动呈现了山民们的生活
画卷，在结构、叙事、方言写作等方面有
独到之处。但作者驾驭这样一个大部头
作品，还需要提高功力，在人物塑造、叙
事节奏等方面多加打磨。 （欣 闻）

本报讯 （记者 王觅） 2009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尹建莉的
家教类图书 《好妈妈胜过好老
师》，得到许多家长的好评。今
年，作家社又推出了一部家庭教
育专家贾容韬的新作 《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好爸爸贾容韬教
子手记》，上市后也广受关注。5
月29日，作家出版社在北京王府
井书店为该书举行了媒体见面
会，贾容韬结合多年从事家庭教
育工作的经验和创作该书的体
会，同读者分享了自己教育孩子
的心得感受。

贾容韬实践经验丰富，近十
多年来阅读各类书籍上千册，累
计写下教子日记、成长随笔、帮

教感悟和案例分析 1200 余万字。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是他历时
6 年、九易其稿，从大量日记和
随笔中精心挑选并加以锤炼和升
华的，包含着他对家庭教育的独
特思考。在他看来，父母要用自
己的知识、教养、智慧、德行来
影响和感染孩子，要改变孩子就
必须先改变父母的教育观念，先
提高父母自身的素质，这样才能
真正“破译”孩子的心灵密码，
成为孩子的榜样。

见面会上，作家出版社还首
发了由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和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组成的“好
父母决定孩子一生”套装书，希望
对更多家长教育子女起到帮助。

本报讯 6月1日，文史学者张宏
杰携新作《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做客

“字里行间读书沙龙”，就国民性格与
制度的关系、当下国人的素质等话题
与读者交流。此次沙龙由中南博集天
卷思想文化图书品牌“读行者”主办。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由湖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包含了张宏杰十年精
心研究的思想成果，面世后在知识界
引起较大反响。书中，作者用世界视
野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观察，从
历史视角对中国国民性的演变过程进
行了剖析。在他看来，国民性是可变
的，而影响这一演变的最主要因素是
政治制度。近代中国人的“劣根性”曾
经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
首，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
国民性改造方案而效果不佳，根本原
因在于制度建设没有取得根本突破。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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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6月1日，王雪莹诗歌创作研讨会在河
北廊坊举行。韩作荣、王力平、商震、李霄明、尹汉胤等40余位诗人学
者与会研讨。满族诗人王雪莹曾出版过诗集《倾听》《另一种声音》等，
其中《我的灵魂写在脸上》曾获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

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我的灵魂写在脸上》这部诗集，就灵魂写
作、中年心态、女性视角、生命修辞以及个性风格等方面展开讨论。大
家认为，写在脸上的灵魂是坦荡的圣洁的灵魂，这种灵魂书写在纯美
的抒情中洋溢着对人间美好情愫的珍惜和诗人对生命的深情，以及
超越爱恨情仇的人生体悟。诗人以真挚的性情和洗尽铅华的话语方
式，写出了人到中年的生存况味和百感交集，延展和深化了中国女性
诗歌写作的当代主题。诗歌是从灵魂深处绽放的花朵，诗人只有最大
限度打开自我，才能真正进入、了解并热爱生活，才能构建出一条内
心与外在之间顺畅的通道，才能在细节与宏大、忧患与喜乐、抒情与
思想等种种矛盾冲突中保持住平衡与诗意之美。

专家研讨王雪莹诗集

《我的灵魂写在脸上》
作家出版社再推家教类图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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